
這篇文章原出自2008年石守謙教授指導的藝術

史研究實習課程「校園公共藝術報告」。在

製作過程中，我們愈發感到對傅鐘的了解很少，

因此持續進行研究，在這過程中，感謝石守謙老

師、陳葆真老師、謝明良老師及黃蘭翔老師的指

導與鼓勵，也感謝臺大校友雙月刊林秀美小姐、

總務處文書組檔案股、人事室、校園規劃小組、

總務處營繕組、圖書館特藏組、國防部李嘉恩中

校、軍備局檔案室，以及陳振川老師、康有德老

師、崔柏銓老師等人提供資訊與從旁協助。

前言
這是21世紀的第九個春日，杜鵑花經驗老道

地一起開放，和它們差不多同時定居在此的，還

有原本生在高地的龍柏，以及那座超過5公尺高，

每天被敲響的鐘。 [1]相較於盛開花瓣的粉嫩新

鮮，紅色鐵架上，西式吊鈴樣式的鐘生滿了暗沉

沉的銅綠，它雖不同於中式的鐘鐸而有著西化的

身姿，但鐘身布滿紋飾，上窄處陽刻有「敦品勵

學愛國愛人」八字篆書，以及區隔出紋飾範圍的

頂端圈線與鐘裙的波浪線條，大有穿著中國傳統

禮樂重器之袍的氣度。

鐘架下的基座是突出於地面的圓型平台，平

台中央地面設有方位指標，台緣設八短柱，覆洗

石子，每兩柱之間置一梯，每梯四階，其中一短

柱嵌有「傅鐘」解說牌，而鐘台石座外圍矮木遮

掩處，可見電子敲鐘的引擎箱。當暮色來臨，地

燈投射的照明光源穿越四株環植的龍柏向上攀

索，這座鐘台像忽然被推上了獨角戲的舞台，光

在它呈放射噴泉狀的四柱鐵架流動，最後停佇集

中在懸吊的老鐘上。

我們一定都看過在鐘下沉思者、閱讀者的身

影，又或是一對對情侶、朋友、親子，甚至，自

由休憩、翻飛的鳥兒，或經過或陪伴，以各種不

同的姿態，成為這座流動時光裡不動鐘亭的風

景，而鐘聲也常常就這樣好似回報地響了。

走上傅鐘鐘亭，可見前校長陳維昭於2002年9

月23日鑲嵌在短柱上的簡介牌，你便可輕易得知

本鐘是為紀念故校長傅斯年所鑄。

余玉琦/臺大藝術史研究所碩二

張毓庭/臺大藝術史研究所碩二

李定恩/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博一

不論鐘聲幾響，傅鐘所代表的是臺大求新求知求真的精神。（攝影／蔡淑婷）

鐘體刻有臺大校訓「敦品勵學愛國愛人」八字。（攝影／李定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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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念‧鐘
1950年12月20日，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前往

臺灣省省議會第五次會議，接受立委楊肇嘉、郭

國基等質詢校務，離開質詢臺後，忽然因腦溢血

陷入昏迷，於當日晚間11時辭世。

◆傅斯年逝世後各界反應
12月23日，傅斯年先生治喪委員會在臺大校

總區會議室舉行，除了處理公祭事宜，也立刻議

定規劃籌建「孟真堂」。[2]這天全校停課一日，

事出突然，依舊到校的學生不少，不久，便可見

到一群群圍著討論的人們，哀悼的氣氛擴散開

來。[3]他們談論的這位校長，1949年1月20日搭著

特別飛機從北京經上海抵臺。那時候的臺大，雖

然已經脫離了日本統治下的「臺北帝國大學」階

段，然而直到這位校長抵達前仍沿用舊制－經過

校長室前的人們朝敞開的門口深深一鞠躬，或是

女工友接電話時仍使用日本話。[4]傅校長到任那

一年，蔣中正宣布引退總統一職，代理的李宗仁

則欲與共產黨謀和，接著12月，國民政府就退守

到臺灣。

傅斯年要面對的，除了學校因襲舊制、百廢

待舉的問題外，當時的時勢動亂、人心惶惶也是

另一方面的困厄夾擊，然而他在短短不到兩年

間，如同之前代理北大校長的作風，免職了靠關

係進入臺大的人士，建立考試入學制度，轉向以

教學為要務的美式大學學制，也引薦北大學者進

入臺大，加上傅校長在四六事件為維護校園民主

和學術自由所採取的具體保護學生行動，讓學生

們印象深刻，開始一一細述這位校長的軼事和不

幸之悲，甚至，有些激動的學生至省議會聚集抗

議，以為是郭國基質詢失當「氣死」傅校長（最

後還是被勸回了）。隔日，臺灣省議會響應臺大

建孟真堂，很快地擬請政府撥款補助，在同一天

下午就獲通過。

12月30日，治喪委員會再度開會，決議將

2002年整修後新豎之解說牌。

傅斯年校長猝逝，帶給臺大師生無盡的追思。圖為安葬前的行
列。（翻攝自「41學年畢業紀念冊」）

臺大將熱帶植物園改稱傅
園，並設衣冠塚。圖為眾人
追思一景。（翻攝自「41學
年畢業紀念冊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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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擬建於校內的孟真堂改稱為「斯年堂」。[5]隔

年的2月，治喪委員會改組為「斯年堂籌建委員

會」，計畫募款，那次出席會議並參與規劃的代

表委員，包括了民意代表、政府機關、新聞界、

國民黨部、山東同鄉、地方團體及臺大人士，不

敷之數再請政府撥款補助。[6]

除了「斯年堂」，還有諸多紀念建設也如火

如荼地進行，例如，稍早於斯年堂籌建會議的1月

22日，《臺大校刊》就出現了一則提議建造大鐘

的新聞。[7]

◆「紀念鐘」的條件
「頃閱報載，本校紀念傅校長有建紀念堂鑄

半身銅像，及葬骨灰等舉，此皆極有價值，銓今

建議另一紀念物不知可否，即大鐘一座（附一鐘

亭，此鐘至少須5尺高）。傅校長一生努力於攻擊

頑劣及喚起國家之正義，今以此鐘繼續發揚之，

呼喚後世學子繼續為自由為正義努力上進。每日

上下課鳴此鐘，則全校之時間可以統一，聽不清

聲音的小鐘，及分散各處不能一致的鈴，都可以

取消了。此鐘之意義深遠，先生之意如何，如

可，請予發動之。」

就讀物理系的崔柏銓，寫了這樣一封信給當

時擔任斯年堂籌建委員會之一的毛子水教授，他

的提案由毛子水附議轉介登在校刊上，隨即就被

採用，納入了紀念建設的工程中。[8]關於這座紀

念鐘，校方的做法為轉請傅斯年內兄俞大維曾任

職過的兵工署捐鑄鐘體與金屬吊架。

1951年5月28日，臺大發文給聯合勤務總司

令部兵工署，並且附上鐘的口徑大小樣紙，以及

由工務組（今總務處營繕組）尹永生所繪之設計

圖。[9]這張設計圖，如今雖已隨著兵工署移併軍

備局後，可能因超過保存年限被銷毀了，但是校

方的公文上這麼記錄著：「…紀念鐘草圖，業由

本校擬就，鐘上刻字亦經題就，茲連同口徑大小

之樣紙一張，一併隨電附送…」

鐘的正式全名為「傅故校長紀念鐘」，官方

公文提及，一律簡稱「紀念鐘」，在這時候，還

沒人稱它叫做「傅鐘」。

「紀念鐘」在同年9月27日鑄成，由受到原是

素昧平生之傅斯年特別賞識的總務長黃仲圖負責

洽運回校；12月6日，臺大發文國防部防空司令

部、臺灣省保安司令部、臺北市警察局，報備將

於傅斯年逝世周年安葬典禮中，於臺大行政大樓

前鳴放爆竹、敲響紀念鐘，獲同意照辦。

1951年12月20日上午10時整，便是這「傅故校

長紀念鐘」的初鳴，以55響，向為臺大鞠躬盡瘁

的55歲傅斯年致敬。紀念鐘立在四棟最高不超過3

樓的校舍中央，居於中心樞紐地位，鐘聲聽起來

更加悠遠。

傅鐘精神的形塑

◆從「紀念鐘」到「傅鐘」
在安葬典禮之後，紀念鐘便成為了每日必要

敲響的作息鐘。

「紀念鐘」與「紀念堂」是唯二以大圖象形

式並列在臺大秘書室主編、安葬典禮當天出刊的

《臺大校刊‧紀念傅故校長專號》上，也是「紀

念鐘」的第一次公開圖象；然而，從1951年後至

1970年代間的《臺大校刊》，就未再出現紀念鐘

的相關新聞或是圖像了。

這段日子以來，學生對這座鐘亭的稱呼很多

元，並不特定，當要提起這座鐘，有人說鐘亭，
1951年12月20日上午10時整，傅鐘初鳴55響，向為臺大鞠躬
盡瘁的55歲傅校長致敬。（翻攝自「41學年畢業紀念冊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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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說鐘樓，有人說傅校長紀念鐘，也有人說自

由之鐘；而直到民國50年起，才開始有些人稱它

為「傅鐘」。

經過了十多年的日曬雨淋，1964年，銅鐘被

發現有裂痕，鐘聲也不再嘹亮－在紀念鐘正式啟

用之前，臺大先是延續日本學制以放氣笛的方式

來上下課，接著才是各區的鐘鈴報時。而當初負

責繪製紀念鐘設計圖、這年已任職工務組長的尹

永生，在5月27日發函給當年幫忙鑄鐘的聯勤第44

兵工廠，請求於暑假期間來拆鐘亭，重新鑄造。

這次的重鑄，負責人是掌管第44與60兵工廠

的陸軍少將郭履荃，從7月拆卸到12月再次落成，

期間臺大曾發函催促，他都一一速件回函說明。

新鐘讓校方相當滿意，特意在答謝郭少將的謝函

中提及紀念鐘嘹亮的聲響。

在往返公文裡，校方仍然以「紀念鐘」稱

之，但在學生之間，「傅鐘」已不知不覺間取代

了「紀念鐘」的稱法。

由學生主編、校方指導的《臺大青年》第一

期正好也在紀念鐘重鑄同年出版，其中便有同學

發表＜傅鐘底嘆息＞一文來感懷反省自己的四

年大學生活。1972年第66期「傅鐘下的寄語」專

題，主編邀請了當時應屆畢業，且曾活躍於社

團的學生領袖書寫畢業感言；1975年元旦第72期

中，也可見到以「傅鐘下的憧憬」為專欄，開放

學生書寫校園憧憬小語。這時，不管是《臺大青

年》還是畢業紀念冊，都可見傅鐘在部分學生意

識裡，已超越其他校景，與臺大生活畫上等號

了。

這個時代的學子，可能有些人已不像上一個

或上上個10年，還能透過校方積極的紀念活動感

受到傅斯年逝世、使臺大痛失學術與教育巨舵的

悲痛意義，他們知道傅鐘與傅斯年相關，因為他

們都聽著傅鐘的鐘聲上下課；傅鐘的存在，本來

就是生活中很理所當然的一部分。

1980年代，校方公文中也開始使用「傅鐘」

一詞，例如1983年辦理的學生社團活動獎勵即名

為「傅鐘獎」、1984年由訓導處所發的懲戒半夜

亂敲鐘的學生公告函上則明文強調「本校傅鐘…

具其莊嚴性…不可亂敲」。整體而論，自1979年

代起，幾乎不管校方與學生，都不再見到「紀念

鐘」的稱法。[10]

◆兼容與張力
1951年4月8日，39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

上，洪槱、洪耀勳、蘇薌雨三位教授共同提案將

『敦品勵學愛國愛人』訂為校訓，但未通過；一

個月後，這段文句成為紀念鐘上的擬定題字，且

在兩次鑄造時都未被更動，這是繼提議建造紀念

鐘時所列的諸多條件之後，臺大師生賦與此鐘意

義的開端。

1960年代，除了從紀念鐘到傅鐘的稱呼的轉

變，學生對傅鐘的意義定位，也呈現了多元現象，

敦品勵學與愛國愛人是在鐘面上最直接的提示，以

鐘聲代表學校生活是最常被使用的，其次是在畢業

紀念冊出現，以鐘聲代表自由之聲的意涵。

1970年代，無論是與校方關係較密切的《臺

大青年》或是學生地下社團刊物《大學新聞》，

都展開了一連串關於民族與民主的論述，尤其

《臺大青年》中更可見許多「臺大精神」、「臺

大校風」的議題，並且時常運用傅鐘為底圖版

1960至1970年間，傅鐘因著校園運動活躍而逐漸成為臺大精神的象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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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，或是大量使用傅鐘剪影。1972年起，林聖芬

主編了兩期《臺大青年》，有意識地以文字梳理

臺大校史和校風的分期，並且使用傅鐘與傅斯年

做為他理想的臺大傳統起點。

這種充滿了自覺意識的討論風氣，出自於當

時不利的國家情勢，臺大學生發起的保衛釣魚台

運動，被後人視為是極具代表性的自覺運動開

端，而當1972年美國終究將釣魚台列島與琉球移

交給日本，幾位臺大學生便號召同學，選擇坐在

傅鐘下絕食抗議。這個舉動，使臺大傅鐘成為學

生運動抗議根據地的原點，也是許多社會運動人

士的起點。

此後，傅鐘下陸續有懷抱著不同議題，以及

不同詮釋角度的人前來靜坐，他們關心的議題有

校園、有社會，有民族主權、民主自由或人權等

等；更有雖起自相同事件與目標，但各自又有不

同理念與理由而聚集在一起的人。這時候待在傅

鐘下的學子，不再是為緬懷故校長行誼而來，也

不再沉浸於死亡的傷感中，他們從傅鐘擷取屬於

自己的理想，如同傅斯年生前在國民黨白色恐怖

下要維護民族氣節與自由學風的雙重特性，傅鐘

成為了一種能各取所需的精神詮釋載體，這是傅

鐘在1970、80年代被政府監控的臺大校園裡，具

有張力又極其重要的意義塑造階段。

　　

◆校徽競圖
如果回溯自1945年改制以來的30年間，臺大

其實一直是一所沒有校徽，校歌也屢屢更替的學

校。1981至1982年間，臺大訓導處主辦了一場校

徽徵圖競選活動，消息公告後，投稿應徵的稿件

共有75件，經過初審、評選及複選三階段，最後

選出了前三名作品。這三件決選作品中，有兩件

與傅鐘的形象相關；而未出現傅鐘母題的決選作

品，雖然以鼎為主要圖像，但其上所刻的字也與

傅鐘的刻字內容一樣。設計者在設計理念稿中

說，這個鼎是來自傅斯年的「貢獻這所大學以宇

宙的精神」一語。這三件作品的作者，後來與農

業陳列館游光義主任共同修改繪成了一個由「梅

花、校訓、傅鐘、椰樹」元素所組成的校徽。經

校方於1982年9月14日決議通過，其後各在1983年

及1997年取得標章專用權。

由於校徽運用在許多辨識「臺大」身分的場

合或物件上，傅鐘就此名正言順的成為臺大的象

徵物。

◆從校園走向公眾
2002年夏天，擔任總務長的陳振川正為椰林

大道的全面整修工程傷腦筋，因為7月22日正式施

作後，直到工程接近尾聲才發現，整修工程竟遺

忘了傅鐘。椰林大道工程雖包含整修傅鐘廣場，

卻獨漏鐘亭，自1964年傅鐘重鑄以來，經過近40

年光陰，傅鐘基座已下陷、老舊失修，所以再度

整修必然要花費更大力氣。[11]

「就快開學，作業時間實在不足，另外又怕

以最低標方式再花錢去做出一個品質不良的工

程！」因此，出身土木系的陳振川先生便號召土

木系校友共同以「不具名」方式捐款整修，交由

校園規劃小組設計，由「福達營造」施工。此次

整修內容包括嵌入一圓形大理石基座，並刻上傅

鐘簡史，以及週邊斬石處理等，所需經費約20萬

元。在發動捐款時，兩名土木系校友自告奮勇要

全額捐獻，然而陳振川設定以分享光榮為主旨，
1982年臺大舉辦校徽徵選活動，當時獲得前三名的作品及其作者
（左上）。最後制定之校徽是由三位得獎作者與校方共同修訂完
成（右上）。（攝影／李定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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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規定一人以1萬5千元為上限。結果捐款情況

相當踴躍，一週內便順利達成目標，並且趕上9月

23日上午8時30分椰林大道整修工程啟用儀式。

今日所見的鐘亭樣貌即為2002年修建成果，

而鐘體與鐘架仍保持1964年原樣；唯一接近鐘體

的修改，是將暴露在鐘架上的大引擎箱改置於大

理石座下，隱蔽於矮樹間。傅鐘原由人工敲鐘，

此傳統一直保留到2000年元月，之後即進行電子

敲鐘裝置工程，以後便改用電子裝置。

陳振川教授回想1970年代左右在臺大求學期

間，反而不像現在那麼清楚而強烈的意識到傅鐘

的象徵性，他說，直到擔任總務長，與校園規劃

小組深入互動，加上2005年開始了博物館群與校

史館推動的校史整合工作，才有機會更進一步了

解，也實際著手建立諸多文化推廣的制度與設

施。

現在的傅鐘，與過去造型有兩處明顯不同，

一是增加鑲嵌了傅鐘簡史說明牌，二是在基座平

台上設置了方位標誌。傅鐘修繕工程的承辦人、

營繕組羅健榮工程師表示，設置此一標誌的概

念來自臺北市的公共場所道路方位指標。換句話

說，2002年再度整修，也可說是近年臺大校園文

化如何被放在公共脈絡的代表起點，這是傅鐘在

這個時代所產生的另一種新指標意義。

結語：傅鐘、傅鐘、敲幾響？
一位銘傳國小的小朋友這樣說過：「老師

說，傅校長要傅鐘敲二十一響！」[12]

走上傅鐘鐘亭，可以看見副標「一天只有

二十一小時，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。」內

文這麼寫著：「民國三十八年傅斯年先生擔任本

校校長，奠定本校發展基石。本校為紀念傅校長

的貢獻鑄造了傅鐘，而傅鐘也成為臺大的精神象

徵。傅校長的思維哲學正是傅鐘二十一響之來

由。」

「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，剩下三小時是用來

沉思」這段話的來源出處並未見於傅斯年校長本

人的文集或是相關演講、語錄中。不過，翻閱

《臺大青年》91期（1985年），竟然出現了「傅

鐘二十二響」的文案，而成功大學校史網站也引

用了標為傅斯年語的：「一個人一天除了工作、

吃飯、睡覺外，還要留兩個小時來思考。」[13]

傅鐘第一次敲響時，是為了55歲的傅斯年敲

55響，接下來的1、20年間，很少人特別記得自己

所聽的上下課鐘聲究竟是敲了幾響，也沒有人特

別在意其意義。如今，要規定傅鐘現在「應該得

敲幾響」也不重要，但其過去眾說紛紜的響數歷

來是如何形成，是由哪些人塑造的身世，必然又

是另一段值得探討、反映了臺大校史新面相可能

的故事。

1951年，國防部兵工署除了替臺灣大學鑄造

紀念鐘外，隔年也受成功大學的前身省立工學院

陳請，依樣再鑄造一座鐘塔暨大鐘，以利該校上

下課、集會傳達之用。[14]不過這座傅鐘的雙胞胎

後來因喪失實用性而屢遭搬遷，近年才拆除老鏽

鐵架，重新砌造石台，並移到比較開放的廣場，

作為校史紀念物。相較之下，傅鐘從紀念、生活

作息的角色，走向大學生精神象徵與公眾文化景

觀的身分，鏽則鏽矣，卻也仍然鏗鏗然數十年如

一日。

2002年於整修椰林大道後，由當時擔任總務長的陳振川教授發起
校友捐款修繕傅鐘基座。（攝影／李定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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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
[1] 臺大校園裡大部分的龍柏樹以及杜鵑花，是民國40年代由國民黨員元老鄒魯之子鄒梅，透過園藝系杜賡甡

教授，從陽明山自有土地移植的。（園藝系康有德教授2009年8月27日口述）

[2] 刊於1950年12月24日《臺北民族報》。

[3] 曹志源，＜悼念傅校長孟真先生＞，刊於1950年12月31日《新生報》。

[4] 那廉君，《臺大話當年》，臺北市：群玉堂發行，民80[1991]。

[5] 出自1950年12月31日《中華日報》。

[6] 24日併入40年度省地方總概算建議案內，送政府籌措經費來源。出自1950年12月25日《中華日報》。

[7] 除建造紀念堂、鑄立銅像，治喪委員會改組成紀念委員會後，尚規劃設立獎稉學金、搜羅相關書札與編印傅

氏遺著、編印《傅故校長哀輓錄》、請藝術家陳夏雨雕塑傅校長乾漆像、請畫家楊三郎繪傅校長肖像油畫

懸掛附設醫院會議室；學生會則於1950年12月25日自發編印《傅故校長逝世紀念專刊》；臺大秘書室主編

之《臺大校刊》亦於1951年12月22日規劃製作《紀念傅故校長專號》。

[8]《臺大校刊》第112期（1951年3月）出現了一則短訊，題為「紀念鐘圖形繪好即鑄造」，內文有「關於鑄鐘

紀念傅故校長，本校教授及同學均有是項建議。現承兵工署捐建，並由本校工務組趕繪圖形，一俟圖形決

定，即行鑄造。」的記錄，表示鑄造紀念鐘至少在提出建議後兩個月內即納入紀念建設工程中。

[9] 根據第54期《臺大校友雙月刊》，易任教授＜憶傅故校長斯年先生行誼＞一文中提到傅鐘設計圖由工務組

尹姓工程師繪製，經前工務組組長、土木系退休陳清泉教授告知，尹永生確實在工務組服務過，然尹永生

先生已於2005年去世，無法當面確認。

[10] 臺大73年12月27日發函各學院、各公告欄、各學生宿舍公告稿：「本校『傅鐘』，其鐘聲為本校教職員

工，作息暨學生上下課之準繩，特具其莊嚴性。特派專人負責按規定時間鳴放，不准任何人亂敲。」

[11] 土木系陳振川教授2008年12月16日口述。

[12] 此為訪問園藝系康有德教授時，康教授轉述的趣談，引人深思。

[13] 傅鐘二十一或二十二響，一直是爭議所在，大抵因為敲鐘工友並未嚴謹數算鐘聲敲打，1994年9月26日臺

大計中椰林風情BBS站曾有一篇署名為「玉醉人」的校友留言：「不知有沒有人注意傅鐘幾響。通常我會

一面聽一面數，有時22下，有時21下或23下，甚至20下。但我都會以為『唉！那是我數錯了！』（若非

22下）。因為我聽說都是『傅鐘22響』。…傅鐘是由一個老伯在敲的。每當時間快到，那位老伯就騎著單

車，從行政大樓那邊過來，然後用鑰匙把一個盒子的門打開，然後用力拉（敲）…室友好奇心使然，親自

去問那老伯，傅鐘到底敲了幾下。而那老伯的回答頗令人意外：『ㄚㄉㄡ˙攏不一定啦，我也沒在算。只

是會敲久一點給在遠處的人可以聽得到，我敲二十多年了，攏沒數過。』」由此可知，對於傅鐘幾響，直

到2002年設立說明牌以前，說法並不一致。

[14] 這座校鐘除了鐘身的校徽外，鐘的頂端圈線和鐘裙的陽刻曲線，以金屬條柱構成鐘架的形式，與傅鐘一模

一樣。

其他參考資料：

[15]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組主編，自第17期起至39期改為國立臺灣大學出教務處講義組主編；第40期起改為國立

臺灣大學秘書室主編，《國立臺灣大學校刊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，1950-1985年。

[16] 國立臺灣大學紀念傅故校長籌備委員會哀輓錄編印小組，《傅故校長哀輓錄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，

1951年6月15日初版。

[17]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學術部，《傅故校長逝世紀念專刊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，1950年。

[18] 李東華，＜勳績盡瘁，死而後已－傅孟真先生在臺大＞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第20期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

歷史系，1996年11月，頁129-162。

[19] 李東華，＜臺大的開放校風與人文精神＞，《文訊》，第208期，頁37-41。

[20] 李東華，＜殿堂上永不熄滅的燈－紀念臺大四十週年校慶暨傅校長九秩冥誕作＞，《臺大青年》第91期，

1985年10月，頁9-22。

[21] 臺大檔案室，＜元氣磅礡淋漓一真人－記『臺大精神的塑造者』前傅故校長斯年先生＞，《臺大青年》第

91期，1985年10月，頁23-3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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